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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妳長得真漂亮！皮膚這麼細膩！」



「還姐姐呢？你該叫俺阿姨才對呀？」



「哪有這麼老呀？姐姐頂多撐死超不過28歲！」



「小傢伙兒真會討人喜歡！小帥哥兒嘴甜，人長得也甜！一定特別討女朋友喜歡吧？呃？」



「我說的是真話，姐姐這有什麼不相信的？」



「喜歡叫姐姐就叫姐姐吧！不過俺都36歲了！已經是孩兒他娘啦！」



「昨天下午，公司派我接姐姐、姐夫，我第一眼就喜歡上姐姐了！」



「呵呵！還有這個感覺？好比明星嗎？」



「吹彈得破、融口即化！色香味俱佳！」



「呦！那豈不成了食品啦？是不是要把俺吃了呀？」



「那就是口福嘍！」



無意當中的對話就是這麼開始的。



倘若沒有老公的這次生意聚會，俺也就不會跟著來Norfolk，不到Norfolk也就不會住進這家叫做Sleepy Inn的酒店，不住Sleepy Inn也就不會需要這個叫做Jeff的小帥哥兒帶路，而且，恰巧這個晚上俺還不知道為什麼失眠了……。



這次生意聚會當中有一家合作公司是一家台灣華人經營的。



初次見面，又因為大家都可以國語交流，所以談話比較投緣，晚上那個老闆委託一個20歲左右、熟悉這片地區的華人大男孩兒Jeff陪我們，就安排住在海濱的這家Sleepy Inn。



環境還真是不錯，地下室有階梯式的恆溫游泳池，供住店的客人隨時使用。



當然，住宿費用習慣上還是各付各的。



也許因為住在陌生的環境裡，俺有些失眠，半夜兩點多鐘就醒了，再也睡不著了，俺索性就起床，獨自一人，換上游泳的兩截泳衣就坐直降電梯下到了地下游泳池。



本以為半夜裡不會有別的人，可想不到的是和陪同的大男孩在這裡不期而遇。



他因為一個人，所以在那裡裸泳。看見俺去了，所以很有些不好意思，趕緊到池旁去拿那條肥大、鬆鬆垮垮的泳褲；



俺見到他尷尬的表情就連忙制止了，表示俺不介意的，俺這個阿姨去天體浴場都不介意，何況他一個大孩子呢？



在泳池裡的交談就是在開頭那樣開始的。



通過交談，知道Jeff居然是幾年前從北京全家移民過來的，還在大學裡在讀，父母在本地開了一家中餐館，他自己正好因為聖誕節、新年放假，就在這家合作公司裡找了一份短期工作掙點零花錢。



Jeff拒絕管俺叫阿姨，說俺比他也大不了幾歲？



因為俺說俺都36歲啦！



他居然不相信，說不可能，說就衝著俺一身白花花的細皮嫩肉就不可能36歲！



俺覺得這個孩子蠻有意思的，就開玩笑說36歲的女人在國內都被你們這些大男孩子叫做「熟婦」了，怎麼還可能認為嫩呢？



也許是因為話說得多了，Jeff的調皮勁兒也上來了！居然說第一眼看見俺的一身白花花的嫩肉就想把俺吞了下去，怎麼看都覺得味道特別好。逗得俺笑得前仰後合的。



出於俺的好奇心也上來了，就說他家真不愧是開餐館的，看見俺就往肉食品上想，倒是說說俺適合被做成什麼菜餚？如何烹飪？



Jeff居然講起話來滔滔不絕、有條有理、頭頭是道的，說得好有意思！



也由於Jeff是裸泳，說著說著，他的那根小棒棒翹得老高老高的，挑逗得俺心猿意馬、面紅耳赤的。



也許Jeff發現俺總是色迷迷、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小雞雞端詳，就順勢說可以把俺最適合烹飪成一道極品的「淫女宴」。



俺這才猛然清醒了，當時的表情一定狼狽之極！



或許是出於好奇心使然，或許是女人更接受一個光?小帥哥兒的魅力誘惑挑逗，俺急切想知道在這個「淫女宴」裡是個怎麼樣的角色。



Jeff告訴俺，學術食用名稱俺就是「肉畜」，俗稱「母豬」。



呵呵，沒有想到他的這種談話內容一時勾起了俺嚮往被作為食用的肉畜潛意識，俺其實也只是自小埋藏在內心深處的一個絕密隱私，只是遇到機緣巧合會偶爾地泛出一絲漣漪。



記得那一年俺還在讀大學。放暑假回家，因為天氣特別熱，不像現在家家戶戶家裡都有空調；



爸爸在廚房裡殺雞準備做菜，俺在衛生間裡洗澡。



突然脖子上挨了一刀的雞掙脫了爸爸的手跑了出來，撲騰弄得滿地噬血。



反正只有自己的爸爸在場，俺就光脫脫地跑出來幫爸爸捉雞，等俺把雞遞給爸爸的時候胸腹部濺得全是血。



看著俺的狼狽相，爸爸笑了，說倘若叫別人也看見這一幕，知道的會說是要宰雞吃，不知道的還會以為在宰女兒吃嫩肉呢？



說小姑娘家的嫩肉一定比雞好吃。



俺愣了一下，為此，晚飯的時候，俺看著桌上盤子裡的雞肉，還隱隱幻覺這是俺的肉呢！



那天俺晚上做夢也是看見爸爸在廚房裡，把俺按在案板上宰俺做了好豐盛的一桌菜。早晨醒來竟然發現床上濕露露了一大片。



當肉畜只是自己的幻想罷了，雖然覺得成為別人的美食佳餚蠻有情調的，但對生命的愛戀畢竟永遠是佔據上風的。更何況宰殺活人也是不合法的事情。



在Jeff的面前，想著自己能成為一隻「肉畜」、一頭「母豬」以供食用，就怦然心動！



想著自己可以被Jeff這麼帥的大男孩兒親手宰殺、烹飪、食用，不僅自豪感油然而生。竭力想知道整個過程。



俺羞答答地提問：



俺吃豬肉的時候，的確覺得乳豬的肉比成年豬的肉要嫩得多，雖然是食料，畢竟還會有不小的區別吧？大家都知道小姑娘的肉細膩嫩滑，俺畢竟已經是一隻繁殖過孩子的36歲的母豬了，應該作為食材的品質已經大大的下降了吧？



Jeff掐捏著俺的腰肢耐心細緻地解釋給俺聽：



和十來歲的小姑娘比皮肉可能沒有那麼嫩滑，但也是相對的，像俺這樣繁殖過的成年肉豬，下腹肉、腰臀肉、大腿肉的皮下脂肪堆積得好，又保養得當、肉質細密緊致，脂肪含量也會更高，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發育充分、雌性激素含量高，就會含有更濃郁的女性體味。這也是一項小姑娘不可比擬的優點呢。



就好比自然生長了幾年的散養豬味道就遠勝過餵飼料速成的圈養豬肉香味更濃郁。所以，不同的肉會有不同的做法，就看廚師會不會因材施為了。



Jeff的一席話，聽得俺下面一陣子發熱、劇烈痙攣後，水兒就噴湧了；



只是在游泳池邊沒有被他發覺而已。



這也就是導致之後不知不覺中被他揪掉了胸罩和游泳褲的時候也已經麻木的沒有抵抗的想法了。



最後的結果就是，俺赤裸裸地坐在了Jeff的懷裡，一根硬硬的東西頂在俺的屁股上，不時感受到他的膨脹、躁動。



Jeff講起這個話題來，完全沒有了之前的靦腆，居然滔滔不絕，說得好有意思！說給俺聽這道取材自俺的極品「淫女宴」的作法。



首先，第一步要內外清洗乾淨，把包括腋毛、陰毛在內的體毛清理乾淨；



再用高壓水槍插在俺身體上的每一個孔洞裡反覆沖洗、擠壓、再沖洗、再擠壓，把裡面的屎尿污穢清理乾淨。



然後就可以四蹄反躦縛在宰牲架上了。



之後就是上五六個大漢，把俺反覆輪姦，讓身體裡的雌性激素充分調動起來（他說這樣宰殺肉質特別美味可口）。



然後乘著俺如癡如醉、拚命叫床的時候從這兒到這兒（他同時用手比作刀的樣式從俺的兩乳中心位置劃到俺的恥骨部位）一刀迅速割開，開膛取出所有的下水。盛在專用的水槽裡清洗。



這時一定要刀工熟練，用最快的手法一刀割下俺的首級，讓淫蕩發癡的表情保留在面部，供以後放在餐桌的正中央作為開胃的觀賞裝飾品。



再之後就是細活兒了，要把兩枚乳房仔仔細細地割下來，粘上香料、糯米、調料製成美味的粉蒸肉。



（這個時候小傢伙兒手也不閒著，居然完全褪下俺的上半截泳衣到腰間，兩手各拿一枚奶子擺弄；奇怪的是俺當時也沒有想起來要掙脫）。



腰臀肉可以清蒸製作蒜泥白肉；



兩條大腿醬汁成東坡肘子；



兩條小腿和兩條胳膊適合燒烤蘸醬肘棒；



兩隻前蹄清蒸香蔥鳳爪；



兩隻後蹄正好漿汁脫骨豬手；



兩瓣肋排是上好的椒鹽排骨食材；



一大塊裡脊權當作神戶牛排；



上好的一條脊椎絕對是美味的濃湯。



多種多樣的下水也不可以浪費掉：



烘焙子宮卵巢膀胱、蔥爆腰花、松仁小肚、干煸大腸、夫妻肺片、抄水百葉，……



如此這般、不勝枚舉。



最後一道名菜就是芥末涼拌黑木耳。



（說時遲、那時快，他左手一把把俺的小片泳褲就揪了下來，右手中間三個指頭夾住俺的兩瓣陰唇）！俺簡直是驚呆在當面。



看著自己身上僅有的兩小片布頭已經在Jeff手裡了！



「姐姐！這下和我扯平了！一塊兒裸泳吧！」



………，……。



俺心情焦慮地坐在客廳裡，眼睛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陽光房一側在低聲交談的老公和Jeff。



只見他們一會兒有說有笑，一會兒在紙上用鉛筆寫寫畫畫，搞不清楚他們究竟在搞什麼名堂。



又過了一個小時，Jeff大聲喊了一聲「Jami」，隨著應答聲，樓上下來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子到談話的兩個男人面前。



隨著說笑的聲音，就看到老公笑著用手指著俺對Jami說了一句什麼，Jami也就笑嘻嘻地盯著俺端詳了起來。



不知道他們接著又談了什麼。很快老公招呼俺到他們跟前去，告訴俺他們已經談好細節了，現在就要交接，順便介紹了一下，那個叫做Jami的男孩子是Jeff的親弟弟，還在申請大學，今年5月份就要高中畢業了。



緊接著，老公笑瞇瞇地問俺到底後不後悔，俺有一點不置可否地說了一句「全憑處置」！



Jeff笑了起來，高興地說道「成交」。



Jeff得意地看著俺：「姐姐！現在產權可就徹底歸我了呃？把衣服都脫掉吧！」



俺看了看老公，老公點點頭。



俺順從地把手機交給老公後，衣服一件件脫了下來，脫到只剩下胸罩和小內褲的時候稍微猶豫了一下，看著老公又點了一下頭，俺就把剩下的都脫了下來。



Jeff和Jami滿意地笑了笑，Jeff色迷迷地注視著已經一絲不掛站在當地的俺說：「姐姐！鞋也脫掉吧，首飾、項鏈、手錶都摘下來！那些東西都不需要了，披散著頭髮很好看的啦！哦，戒指！還有那根腳鏈都摘了吧！」



就這樣，俺身上沒有如何額外的東西，徹徹底底純天然的完完全全是父母給的那些東西了。



哦，還忽略了一點，也是他們這些男人誰也不會想得到的非綠色環保、絕對有中國特色的人工產品——



子宮裡靜靜地躺著的節育環，那是俺不遠萬里從祖國隨身帶來的特色紀念品！呵呵！



Jeff和Jami讚許地圍著俺白花花的裸體轉了幾圈，滿意地拿來一個大帆布袋子，把俺的那些剝下來拋了滿地的零零散散衣物疊好裝了進去，交給俺的老公。



最後放進去的是俺的小內褲，臨了Jeff也不忘記把它放在鼻子底下聞了聞，調皮又色迷迷地調侃一下：「姐姐，好香、好騷的女人味兒呀！」



還遞到Jami鼻子底下說道：「開開處吧！這是地道的成熟女人味道！」Jami跟著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老公收拾好東西就出門走了。兩兄弟一直送到門外看著汽車開走。



Jeff回來，把俺牽到直射的陽光下，然後坐到了俺跟前的大扶手搖搖椅上，悠閒地上下打量著俺的身體，像是在觀賞也像是在思索。



Jami像個小跟班兒，走到俺的身邊，伸手摸了摸俺的屁股，不知道嘴裡輕輕的嘀咕了一句什麼？



之間Jeff嚥了一下唾液說話了：



「姐姐真的打算做肉畜了？和妳老公談妥了？」



「嗯！」



「不反悔？」



「嗯！」



「當肉畜是沒有人的尊嚴的哦？」



「嗯！」



「一切都是惟命是從的哦？」



「嗯！」



「主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嗯！」



「那妳以後就不是姐姐了哦？」



「嗯！」



「命令就是一切！」



「嗯！」



「現在開始！」



「嗯！」



「跪下！」



「啊？」



「以後不說第二遍！記住！跪下！」



「是！」



「以後的一切回答都必須前面加上『是！主人！肉畜明白』！」



「是！主人！肉畜明白！」



「就地打滾！不叫妳停下就不許停下！」



「是！主人！肉畜明白！」



俺在陽光照射下的地板上不停地翻滾扭動著，彷彿自己的的確確就是一頭母豬在盡情地在陽光下磨皮！



Jeff和Jami，哦！不！現在是主人在品著咖啡觀賞俺這頭母豬滿地嬉鬧。



「停！把屁股撅起來！給主人看看小屁眼兒！」



「是！主人！肉畜明白！」



「翻過來！四腳朝天！把小屄屄亮出來！」



「是！主人！肉畜明白！」



「自己玩自己！爽就叫出來！沒有叫停就不許停下來！」



「是！主人！肉畜明白！」



「哈哈！水兒還噴的蠻多的！」



「是！主人！肉畜明白！」



「這隻母豬真夠騷的！這麼會發騷！肉質一定特別肥美！」



「是！主人！肉畜明白！」



「馬上宰了吃肉真是可惜！應該放開了好好肏一肏！」



「是！主人！肉畜明白！」



「呵呵！Jami！這頭母豬正好可以用來給你開處！」



「是！主人！肉畜明白！啊！對不起！沒有注意這是主人在給小主人講話！」



「這麼不懂事的母豬！Jami！去廚房把剁肉的剔骨刀、薄斧子都拿上放到車後備箱裡，別忘了要拿上那把寬刃的！片肉的小刀！還有毛刷、刮刀、木盆、垃圾袋！」



「是！主人！肉畜明白！哦！不！肉畜在嘬死！」



「嘩！」——熱熱的潑在了俺的屁股上，頓時紅了一塊！



「Jami！把這頭母豬捆起來！扔在後備箱裡！帶到Beaver Creek去，今天就宰了吃肉！」



「Jeff！不是說好要拿她給我開處呢嗎？怎麼說宰就宰呢？還沒玩兒呢！」



「沒有腦袋也一樣可以玩兒的！」



「可是血淋淋的缺個腦袋會不好玩兒的！」



「在溪水裡洗洗乾淨就不會血淋淋的了！而且剛剛宰殺的肉畜身體也還是熱的，也會扭動！」



小主人不吭聲了！蠻惋惜地看著俺白花花的一身肉。



找來繩子把俺四蹄反躦地捆紮好，乘著大主人沒有留神把手指頭塞到俺的小屄裡掏弄了幾下。



也許是出於慌張，也許是出於對俺身體的陌生，第一下還插錯了地方，捅進了屁眼子！



一絲不掛、捆成大粽子的俺被大頭朝下丟進一個睡袋，塞在了汽車的後備箱裡。



一會兒汽車發動了，先是感覺在平坦的路面上疾馳；



過了不知道多少時間，俺在後備箱裡滾來滾去、彈上彈下的，知道是在顛簸的路面上行進了。



……，……。



難道剛剛到這來，就莫名其妙地被處理掉了？



俺真的就要分散到一個個的餐盤裡去躺著了？



俺想老公！俺想兒子！俺還想爸爸媽媽！俺的眼淚「嘩嘩」地流淌著。



感到是在一個斜坡上，車停了下來。



後備箱被打開了，似乎兩兄弟主人們在搬運叮叮光光的器具，滿耳朵都是刀叉的聲響，搬運了好幾次。



覺得身體騰空而起了，大概走了沒有幾步，眼前豁然一亮，俺被從睡袋裡抖落出來，身體一涼，原來是隨著慣性，白花花的大肉粽子在草地上滾動了起來。



抬眼一望，原來是山坡地上的一棟獨棟房子！



俺落地的草坪應該處在房子的後面，坡下是一條清澈的溪流，坡很陡、水很急。



兩個主人忙忙碌碌地在收拾器具，房前房後、進進出出。沒有一個人搭理俺，也許肉畜就是應該被忽略的吧？



還是小主人心軟，總算想起了俺，看著俺這個大肉粽子跪在草地上很痛苦的樣子，動了惻隱之心，解開了繩子；



然後在脖子上套上一個項圈，項圈上短短的金屬鏈條被固定在一個地樁上。



跪姿久了實在太難受了，俺乾脆四腳八叉躺在了草地上。



雖然陽光明媚，但微風襲來，三月的南方依舊是很冷的，俺慢慢的有一點點凍得發僵硬了，本來白花花的皮肉變得有點青紫。



俺似乎變得麻木了；既來之，則安之，聽天由命吧！



「Jeff！現在就宰掉嗎？」



「Jami！就把那柄斧子拿過來吧！準備！」



「好的！」



「牽到溪邊的青石板上去！帶上斧頭還有小刀、木盆！砍掉腦袋趁熱先爽一把，直接在石板上開膛吧！」



「好啦！」



主人熟練地捋起俺蓬散開的長髮，在頭頂正中央用細麻繩綁了一個馬尾，然後髮梢圈回來再一綁結成一個環狀，應該是一會兒掛切下來的腦袋比較方便一些吧？



主人一手拿著一把冷颼颼的薄片寬刃利斧（應該是用來切下俺的腦袋外加開膛吧）



另一隻手拎著木盆（沒有弄明白到底是盛放腦袋還是盛放內臟下水，反正已經不重要了）。



小主人帶上一套剔肉的套裝小刀，順手揪著俺的一個奶頭跟在後面走向溪邊。



「別害怕！也就疼一下！」



「是！主人！肉畜明白！」



「有沒有腦袋沒什麼區別！什麼東西都不會浪費的！」



「是！主人！肉畜明白！」



「摘掉腦袋以後，Jami會用他的第一次，放開肏妳的屄，妳一定會特別爽的！」



「是！主人！肉畜明白！」



「妳的腦袋一定會醃製成口交器！使用很長一段時間的！」



「是！主人！肉畜明白！」



「到了！就在這兒跪下吧！」



「是！主人！肉畜明白！」



「撅起屁股，叉開腿把屄亮出來！腦袋放低！」



「是！主人！肉畜明白！」



「張開嘴！咬住這根木棍子，省的一刀切下豬頭的時候，自己咬掉了舌頭，毀掉一道好菜！」



「唔！唔！…………！」



俺咬緊嘴裡那根剛剛從地上撿起來的一尺來長的樹棍，把腦袋盡可能向前伸了伸。



斧頭舉了起來，一股寒氣順著斧頭刃口飄到俺的臉上，渾身一激靈，腎上腺的作用下小腹下一陣劇烈的痙攣，眼前一陣黑，……，俺什麼也不知道了！



……，……。



兜頭一陣刺骨的冷水！



俺一下子被一大盆涼水從昏迷中潑醒了！



「真噁心！才比劃了一下斧子就屎尿全都流出來了！還摔得四腳八叉的？」



「Jeff！第一次看見女人尿尿，滋得那麼遠？好看！」



「母豬還真相信今天就要宰掉了呢？不好好玩兒玩兒怎麼會捨得！直接宰了吃肉簡直是暴殄天物！」



俺看著青石板俺直接流出來的屎尿，羞臊得滿臉通紅。



兩兄弟一人拿住俺的一隻奶子把俺帶進了房子裡。



「把這瓶水都喝下去，一會兒再尿尿給我看看！」



「是！主人！肉畜明白！」



俺接過Jami遞給俺的一大瓶可樂仰著脖子「咕嘟、咕嘟」灌進了肚子，俺實在乾渴得厲害。



由於本能的緊張，自從老公離開，俺就沒有想起來喝過一口水！



……，……。



這所獨棟的房子屬於一個渡假村，只有夏季才會有很多人一家子一家子來租賃消暑度假，三月初這個季節都是空著的。



主人兩兄弟不願意被他們自己的父母知道這件事，所以租用了一套這裡的房子。



剛剛在小溪邊被澆了一頭涼水，赤裸裸的俺冷得上下牙直打顫。



「Jami！把浴缸了放上熱水，一會兒洗刷母豬！」



「哈！就來！Jeff，幫我把洗車水泵帶過來！」



俺又被套上了項圈，只是鏈子去掉了，換成了一根細長的粉紅尼龍繩。



主人從後備箱裡拿出了洗車泵一手拎著，另一手牽著尼龍繩把俺拽到二樓主臥室的大浴缸裡。



滿滿的一大缸熱氣騰騰的水，俺很快就舒適地躺在浴缸裡了。



兩個主人自顧自在旁邊準備器具，俺閉著眼睛就當是與己無關了，剛才的那場「宰殺」已經讓俺逐步適應了自己的肉畜身份。



肉畜的身體是主人的，主人喜歡什麼時候宰殺就什麼時候宰殺；



肉畜的肉質好不好，什麼時候好吃，就什麼時候宰了吃肉，與肉畜本身不相干！



或許是肉畜過於安詳也算是對主人的大不敬吧？



主人一把把俺從熱水裡濕漉漉地拎了出來，俺跪伏癱軟在主人腳邊。



主人用右手的食指挑起俺的下巴：



「小舌頭伸出來！我嚐嚐味道，不知道是不是鮮美？」



俺「嚶嚀」了一聲，順從地吐出舌頭。



主人輕輕吸允、俎嚼了一會兒俺的舌頭，居然摟著俺親吻起來。



他猛然站起，彈開褲腰帶，一下子把他的那根肉棒一插到底插入了俺的嘴巴。



「喔！」俺差一點背過氣去！



原汁原味沒有清洗過的重口味——



這就是肉豬的無奈。



接下來又是把俺兩條大腿掰開過來趴在浴缸緣上，嚼食起俺的兩瓣小「木耳」，之後當然是粗粗的肉棒伴隨著汁水橫溢進進出出。



小主人看著自己的哥哥簡直是呆立當地。



……，……。



「Jami！今晚肉豬就留給你了！好好給你開處吧！想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什麼活兒它都會的！」



「好的！Jeff！」



Jami用胳膊夾著被熱水泡得粉撲撲的俺回到自己的房間，就手扔在了他的床上。



「Jeff！今天就要好好收拾這頭肉豬嘍！」



小主人大聲嚷嚷了一句，然後輕輕地反扣好房門，走到了俺的近前。



「姐姐！別怕，我不會弄痛妳的，其實我從來沒有玩過女人呢。我一定和姐姐好好玩兒，不弄傷姐姐。」



「小主人！千萬別叫俺姐姐，不可以亂了身份；再說回來，叫慣了就更不好辦了！」



「好！我叫妳Pussy吧？」



「是！小主人！肉畜明白！」



「Pussy！讓我嚐嚐那條美味的小舌頭！」



「是！小主人！肉畜明白！」



面對如此體貼的小主人，俺除了盡可能把舌頭伸得長一點還能做什麼呢？



小主人把俺的那根舌頭使勁往他自己的嘴裡吸允，弄得俺的舌根都疼痛了，發出了低低的呻吟；



小主人意識到了！小聲道了一句「對不起」



俺趕緊叩謝，說：



「小主人即使現在就要割下肉畜的舌頭吃，也是應該的，俺豈敢委屈。俺不該呻吟，道歉的應該是肉畜！」



小主人滿意地捏了捏俺的兩枚奶頭，很快吸允起來。



看著只有俺一半年齡的小主人，俺心裡溫馨極了。



「Pussy！把屁股撅高一點，我也要吃吃木耳！」



俺把腰盡全力向下塌，方便小主人舔舐。



隨著俺抑制不住的叫床聲，水兒「嗶嗶」地流了出來。



隨之也就聽到了小主人品水的「吧唧」聲響。



俺調轉身體，在小主人的身下緊緊地抱住了結實的臀部，一口把滑嫩的小棍棍叼在了嘴裡，只幾下就被含的挺拔怒漲，抵進俺的喉嚨，片刻就射了出來滑進俺的體內。



軟綿綿的小雞雞還在俺的嘴裡，俺不停地吸允吐納，很快又硬漲堅挺了。



「小主人！如果您覺得勞累，可以躺下。肉畜可以在上位蹲著套您！」



也是由於在俺的嘴裡射過一次的緣故，這次在俺屁股扭擺、陰戶吸夾下，大約過了十分鐘，小主人才完成凌空一射！



「好舒服呀！原來女人這麼好玩！我現在是真正的男人嘍！Pussy！妳的那兩片木耳真有勁兒，吸得太舒服了！」



「不好意思！小主人，其實像俺這樣子已經繁殖過的肉畜，那裡已經比較鬆了，以後你用過小姑娘的就會明白的！」



「哦！Pussy！妳是我玩過的第一個女人啊！現在能不能尿出尿來，我特別想看看！」



「是！小主人！肉畜明白！俺去喝一瓶子水來，小主人可以適度歇息一會兒！」



俺下床到檯子上拿了一瓶水急速灌進喉嚨。然後蜷伏在小主人的身邊，幫小主人捶腿、按摩。



一刻鐘左右，小主人有一點耐不住了，催俺起身尿尿給他看。



「嗯！小主人在哪裡觀看比較方便呢？」



「這樣吧，在房後平台上！」



在小主人的強光手電筒照耀下，俺把尿滋向了黑暗的草叢。



溫柔鄉里，小主人揉捏過俺的每一寸皮肉。



「小主人！今天主人為啥在小溪邊沒有宰殺俺？他不是說要用俺的無頭屍首給小主人開處嗎？」



「啊！Jeff根本就沒有打算今天宰殺妳！在小溪邊只是擺擺樣子，看一看Pussy是不是一頭好肉豬！而且，Jeff說過在宰殺前必須飼養一段時間，讓肉畜在心理上解除等待宰殺時的恐懼也是很重要的。



真正宰殺之前，一定要用熱水充分浸泡，替妳剃乾淨全身體毛，之後是用高壓水灌腸和擠壓好多次。清除體內的污垢、糞便。才會完全除去人類的資格，從心理上完全接受自己是肉畜的事實，變成身心單一的肉畜。



平時通過局部的護理祛除手腳等部位的角質和死皮，當然，這些通過性交和調教來加以補充的。每次性交也是屬於幫助妳皮膚增加活性彈性的方法。」



俺在小主人的撫摸中慢慢安然睡去。



……，……。



第二天一清早，Jeff就來把俺帶下樓去了。



Jeff對Jami說，對肉畜的宰殺前調教該正式開始了，俺的身體都是要處於「被限制」的狀態下。



俺在被主人們洗涮乾淨後，跪好，張開嘴巴，由著主人灌很多、一整瓶3磅的可口可樂，然後就是為俺的主人表演大約一刻鐘的「桌舞」，這樣一通折騰，肉畜膀胱已經變得特別漲，聽由主人把俺四馬攢蹄吊掛起來；



俺不知道主人們對女肉畜的奶頭、陰蒂、陰唇的具體看法是什麼？



那幾個地方其實都特別柔軟、神經末梢很豐富，所以受到外力作用時候會特別疼痛！



俺不知道主人們為什麼喜歡使用那種夾子（專用的，有軟橡膠夾頭，後面掛著一動就會作響的小鈴鐺）？



操作夾子也應主人兩兄弟性格不盡相同，紳士型的小主人先用手指、口舌揉捏、吸允俺的奶頭、陰蒂、陰唇，然後慢慢的夾緊夾子；



粗暴型的主人半撕扯地一把揪住俺的奶頭、陰蒂，「吭哧」一下就夾緊了，幾乎每一下當場就伴隨著俺的慘叫聲，當然主人也是喜好俺的哀鳴、嚎叫聲才要這麼玩兒的！



俺這個時候眼前一黑，處於暈眩狀態，呼吸變得急促，渾身不知覺地開始用力，雙手亂舞希望要抓住可以借力的什麼東西、空抓亂舞，身體沒有被固定住的部分也就隨之劇烈扭動，以便於使出全身的力量。



這時的俺，立即感覺到腹肌在強烈的向外推著，裡面因為用力而膨脹著，突然的一下俺大聲嚎叫出聲來，彷彿自己已經是一頭正在被宰殺肉畜，隨之液體就從體內噴湧而出，俺這時就達到了高潮射液。



從開始了第一次，尿道口、陰道口、肛門口的肌肉就不停地抽搐、痙攣，奶頭、陰部伴隨著鈴鐺的響聲高頻率跳動，臀部肌肉突突亂跳，後面的高潮好像就接二連三的來到，水兒也就會接連不斷地噴湧而出；



這時候已經意識不清哪一位觀賞的主人用一個小容器接盛，要俺喝下去，緊接著就引來主人們哄笑嬉戲聲，刺激是循環著的。



刺激特別劇烈的時候，尿液也再憋不住飆了出來。



這種過程過後，俺身體基本上已經虛脫了，之後完全沒有能力自己爬走著離開了，而是再次被主人光脫脫地拎上樓，扔在了浴缸裡洗涮一番。



據主人說，徹底去除了人的尊嚴的肉畜才是合格的肉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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